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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敬衡

：坚贞不屈

名垂史册

郑 敬 衡 (1900 一 1927)，
原名一里，瑞安谷山村(今属文
成县金垟乡)人。儿时右足致
残 ，但 身 残 志 坚 ，自 强 不 息。
1915 年 就 读 瑞 安 中 学 ，1919
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
任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教员，在
杭州加入共产党。1927 年 11
月，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来温
实施“浙东暴动计划”时被捕，
在福紫山英勇就义。牺牲后，
中共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
刊文悼念。1945 年，中组部编
写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中，载
有他的生平事迹。上海“中共
一大纪念馆”内，也有他的照
片与简介。

身残志坚 追求理想

■

马邦城

杭城入党 投身革命

在北京读书学习的 5 年时间里，受

“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郑敬衡积

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

的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成为

他探求真理、实现理想的奋斗目标，思想

认识从此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学毕

业后，他回省城杭州谋职，1925 年受聘

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担任度量衡专业

教员。而且，很快他就与杭州的中共党

组织取得联系。

1926年初，郑敬衡在杭城加入中国共

产党。其时，浙江省长夏超是青田莘庄人，

与郑敬衡的父亲有旧交，想让他捐钱补授

省参议员。郑父以家事繁累、距离遥远为

由，不想去杭州活动。郑敬衡认为：当前正

处国共合作时期，父亲若能以“民意代表”

身份对夏超施加影响，非常有利于革命事

业。为此，他特地从杭州赶回家乡，力劝父

亲成行。3 月下旬，父子俩共同抵达杭州。

不过，虽经多方努力奔走，终因军阀混战，

局势紧张，夏超宣布独立后，被孙传芳击

败，致使谋划告吹，郑父无功而返，郑敬衡

仍继续留在省城，从事革命斗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风

云突起，形势紧张，郑敬衡受中共浙江省

委派遣，赴温州从事农运和党务活动。在

温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先后去过永嘉菇溪

和瑞安城关，在瑞安还发展了陈建华(女)、

陈可发等几名党员，帮助建立了支部组

织。他为革命事业终日奔忙，根本无暇回

家与亲人团聚。不久，又和周定一起赶往

江西，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返回浙江做

传达。

同年10月，中共浙江省委制订一个北

起钱塘江、南至温州湾的“浙东暴动计

划”，决定在农历十一月初五，发动农民大

暴动，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给国

民党反动派以致命打击。11 月初，郑敬衡

由中共省委授命以特派员身份，至宁波、

温州等地，联络李超麟、王国桢等同志，共

同实施省委确定的计划。不料，此次行动

已被敌人获悉，国民党省党部当即密电温

州当局组织抓捕。

1927 年 11 月 10 日，郑敬衡乘海晏号

轮船抵达温州，刚下船踏上码头，就被事

先安排的一个反动学生认出，当场遭军警

拘捕。两个军警扣押时，竟剥走了他身穿

的外衣。当时天气寒冷，郑敬衡不无讽刺

地说：“我被你们抓了，衣服何罪之有，为

什么也要被抓走？”

押至温州戒严司令部后，任凭敌人严

刑拷问，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之

外，就再也不肯吐露任何信息。敌人恼羞

成怒，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最后还是得不

到口供。看守所里，刚巧有一位同学在当

差，对方很同情他的遭遇，不仅替他寄信

传递消息，托人营救，还为他购得一床棉

毯御寒。郑敬衡打开棉毯一看，里面居然

藏着一把锉刀。同学偷偷告诉他说：“你

先把脚镣锉断，等两天后轮到我值班时，

也好乘机逃走！”郑敬衡心中窃喜，想不到

自己还有绝处逢生的机会。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两天未到，郑敬

衡就被带走了，越狱计划变成一场空。原

来，温州当局接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密

电：“如不招供，立即就地枪决！”1927 年

11 月 18 日，郑敬衡与中共省委代理书记

王家谟及另一位特派员周定一起，在温州

的紫福山英勇就义。

那一天，衣着单薄的郑敬衡，顶着凛

冽的寒风，拖着沉重的铁镣，被押往刑

场。沿路他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

主义，共产党万岁，土地革命万岁”等口

号，一直喊，喊个不休，在宣泄内心极度

愤慨的同时，迸发出了要为真理作最后斗

争的时代最强音⋯⋯到了刑场，他仍旧高

呼口号。刽子手勃然大怒，厉声叫停。郑

敬衡怒目相向，就是不听。对方气急败

坏，用枪指着郑敬衡狂吼：“你临死还叫

喊不停，我要用枪毙你的嘴！”随着一声

枪响，子弹果真从郑敬衡口中射入。郑敬

衡还没有死，满脸鲜血，倒地挣扎，刽子

手又凶残地补上两枪。

当日，王家谟和周定两人也同时遇

害。

郑敬衡等人被敌人残杀的消息传开

后，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共中央刊

物《布尔什维克》当即发表《悼郑敬衡同

志》的文章，详细报道了他慷慨赴义、英

勇牺牲的动人事迹。中国济难会全国总

会 1929 年 3 月出版的《牺牲》第一集中，

刊载了他的名字与传略。1945 年，中国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前夕，中央组织部编写的《死难烈士英名

录》中，也记录下了他的生平事迹。

如今，当人们走进上海黄浦区兴业路

76 号那幢石库门，前往“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参观时，在二楼展览厅内，还能看

到郑敬衡烈士的照片与简介。今年是建

党百年华诞，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

当年那艘小小红船，如今已成为领航中国

的巍巍巨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

待！

人民将永远铭记那些为共和国献身

的死难烈士，郑敬衡的英名也将永载史

册，永垂不朽！

（资料图片由何光明、陈良明先生提供）

文成金垟谷山村，有一座建于清代中

期的民居，是由 16 间房子组成的四合院，

为两层木质结构，呈凹字形布局，占地面

积200多平方米,在早年落后贫穷的乡间，

更显得气派非凡。1900年，郑敬衡就出生

在这里，他是瑞安中学 10 位校友英烈中，

最早牺牲的一位。

郑敬衡，原名郑一里，乳名阿明，在兄

弟姐妹中排行第七，因此又叫郑老七。6

岁那年，他攀爬高墙，不慎从上面摔了下

来，落下右脚残疾。不过，郑敬衡很争气，

身残志不残。8 岁时，在谷山当地的村小

读书，刻苦勤奋，深得老师好评。他心地

善良，惜贫怜苦，平时喜欢与村里穷人家

的孩子交往，经常取家中的饭食给小伙伴

们吃。父母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

说：“咱家里有饭菜，人家饥饿，给他们点

食物有何不可？”

12 岁时，郑敬衡转至大峃读群益高

小，跛脚步行上学，走远路很是吃力，但他

从不叫苦喊累，每天坚持按时到校，风雨

无阻。1915 年，他读完高小，顺利毕业。

当时，文成金垟归属瑞安，他以优良的成

绩 考 入 了 瑞 安 县 立 中 学 校（今 瑞 安 中

学）。从偏远山区来到县城的名校，他仿

佛进入一个新的天地。经过辛亥革命，当

时学校实行了一些改革，废除每天读经和

初一、十五拜谒孔孟的礼节，开设了诸如

博物、法制、经济之类的新课程。郑敬衡

如饥似渴，汲取着知识的营养。他虽然是

个残疾少年，却志存高远，自强自立，胸怀

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对前途充满着美好

的憧憬。

在校期间，他以学习见长，思想进步活

跃，热心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校长对郑敬

衡种种“不安分”的想法与举动，有点担心，

曾写信给郑父要他好好劝教一下，学生应

以学习为主，不宜过多参与政治。但郑敬

衡性格倔强，不为所动，依然故我，孜孜不

倦地追求人生的理想。1919年，他如愿以

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成为

瑞安县立中学校同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英勇就义 名垂史册

杨昕：正气清风一脉传

民歌声里寻前贤

“杨中堂，杨中堂，来何迟，去何忙？”明

景泰初年（1453 年前后），松江府上海县百

姓自发赓唱的这支歌，迄今听来犹觉振聋

发聩。歌中让百姓喟叹“来何迟，去何忙”

的杨中堂，便是彼时丁母忧去职的知县杨

昕。为官一任，得民心如此，足慰平生，当

浮一大白。

这段记载，出自明朝倪谦的《赠华亭知

县杨君赴官序》。文中还记载了另一首送

别的歌：“杨知县，为政淡然民自便，各里聚

钱六七万，馈送杨侯侯不盻。”它提到，上海

知县任上的杨昕，“推诚感物，以廉自信，人

不忍欺”。文末特地勉励说，“君立志之坚，

始终不替，朝廷将必宠之以显秩，而太史将

大书特书，与古廉吏同垂名于信史矣，岂特

郡志载之而已乎”。

究竟是文人间虚伪的“商业互吹”需

要，抑或是此公的确廉洁过人，我起了好奇

心，去找更多史料。搜寻之后，却无奈发

现，太史们对杨昕非但没有“大书特书”，在

正史中甚至找不到关于他生平的片言只

字。杨昕的名字，终究还是没能与西门豹、

狄仁杰、包拯们同辉，而是湮没于世，只得

“郡志载之”，不知是否辜负倪谦的殷切期

盼。

好在，景泰二年（1451）状元柯潜为杨

昕写过一篇《寿光知县杨君墓志铭》，记录

在《竹岩集》而传世，我们得以从中窥见这

位廉吏46年人生的吉光片羽。

正气清风一脉传

杨昕（1418-1464），字元霁，号旭楼，

瑞安汀湾（今云周街道周苌村）人。《墓志

铭》记载，“（杨昕）先世居福建之长溪，宋淳

熙中，有龙桂者，从其兄宗旦，客瑞安讲学

陈止斋之门，久而卜居邑之汀湾，遂为瑞安

人，则君六世祖也。杨氏世为儒，未有仕而

显者，至君之伯父讳景衡，举进士，累官福

建左参政使，振耀其宗”。杨氏后人六代以

来，诗书传家，但只出过他的伯父杨景衡这

一位达官显贵。巧的是，杨景衡也以清廉

名世，更巧的是，他的业师何文渊，时任温

州知府，同样以廉洁能干著称。可以有理

由推测，年幼的杨昕心里，因此种下了一颗

廉洁的种子，培育几十年，逐渐生根发芽。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少负气节，

嗜读书”的杨昕，在乡试前，科举之路可谓

顺风顺水。23 岁那年，成功考上举人，踏

上进京赶考的征程，结果，“累入会试，俱不

偶”。有趣的是，柯潜在这段时间里也参加

了好几次会试，两位在京备考的举子很自

然地会有交往，《墓志铭》中的那句“予辱君

交几二十年”绝非虚言。正统年间的北京

城，想必见证过他们把臂同游、纵酒吟诗的

年少轻狂。最终，成功“上岸”的柯潜以状

元之姿出任翰林院修撰，杨昕则以太学生

的身份擢松江上海知县，正式步入仕途。

他甫一上任，就因除暴安良、治凶惩

恶出了名。上海县的地方豪强勾结贪官

污吏，在官府衙门的庇护下，以暴力行霸

乡里，为非作歹，民愤极大。杨昕走马上

任后，私谒密访查清事实，下决心着手整

治。他铁面无私，将那些不法之徒统统绳

之以法。没过几个月，当地恶势力消除，

社会秩序晏然，邑民交口称颂，甚感其

德。明代书法家张弼在《再答彭凤仪先生

书》中提到了政坛新人杨昕初出茅庐的成

绩：“刘实之廉真廉矣，但迂腐之甚，所至

害事，身亦不免。不若叶锡之知吴县，杨

昕之知上海，真廉而克举职可录也。”可

见，杨昕并不是冥顽不化的强项令，更不

是明朝后期以清流为人设的东林党，其手

腕、能力俱非等闲。

丁忧期满，杨昕服阕进京。适逢华亭

知县有缺，考虑到他不仅在上海县一地名

声颇佳，整个松江府的缙绅百姓都对其赞

不绝口，便改知华亭。期间有一年收成不

佳，松江府强行收租，他为此不惜告御状来

阻止，其爱民也若如此。因为治理得当，他

还有余力关注地方教育事业，经常亲莅学

宫为当地生员讲学。在他的大力倡导下，

使得治邑学风兴盛，民风更加淳朴。时任

右副都御史的崔恭巡抚苏蓊诸府，对杨昕

很是欣赏看重，命他和松江道通判侯景德、

李纹等人疏浚松江水道，以解决松江水患

严重的问题。崔恭当初在莱州当知府，当

地百姓就将其比作汉代著名的清官杨震，

而杨震，正是杨氏先祖。

奈何，人生总是爱开人生观的玩笑。

在杨昕声望渐隆，逐步循着伯父杨景衡与

恩师何文渊的道路，往一代知名廉吏的终

点而去时，命运却走向拐点。

梦醒寿光心已碎

景泰八年（1457）正月，紫禁城发生夺

门之变，南宫复辟。那位写诗说“粉骨碎身

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于少保含

冤遇害，一场政治清洗开始席卷大明官

场。其中，就有杨昕的恩师何文渊。他因

为在景泰中易储诏书里“父有天下传之子”

一语，被传令逮捕，最终自缢身亡。在“天

地君亲师”的纲常法度中，杨昕或多或少是

难逃干系的。《墓志铭》写作时，距离这场风

波不过 7 年时间，断然不会提及。它只是

说：“⋯⋯召（昕）试都察院，例当得御史。

侍郎广宗崔公尝巡抚南圻，素重君，于是累

累向人道其贤。都御史顺义李公与崔有

隙，且忌君不阿，遂摈不用，以原职改任青

州。”我读到这段记载时，不忍细思文字背

后的斑斑血泪。北岛有一首诗：那时我们

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

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

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杨昕的梦应该无

关文学爱情，也谈不上穿越世界的旅行，但

是为民请命、泽被苍生的梦，也许就在那一

瞬间有了裂痕。

但“君⋯⋯虽力能宠辱人者不为之

挫”，这应该也是所有铮铮铁骨共同的特质

吧，杨昕最终坦然接受了由松江府华亭知

县迁任寿光的命运。与富饶的华亭不同，

寿光是个穷乡僻县，常遭水、旱、蝗灾，民不

聊生。他下公车刚到此地，就向当地百姓

发通告：凡有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都能向

他陈述冤屈，并由他亲自办理。这一举措

立竿见影，迅速处理了几十个鱼肉乡里的

贪官污吏。不仅如此，当年饥荒来袭，群盗

蜂起，攻击本地宗族自发建立的义仓，抢夺

存粮。官府派兵镇压，抓了很多人，不问青

红皂白都处以死罪。杨昕认为，盗贼都是

饥民，为活下去不得已铤而走险，竭力主张

宽刑减罪，惩治贼首，免胁从者。经过他的

据理力争，终使许多因饥所迫沦为盗者，得

以免去死罪或者获释。自此，杨昕彻底俘

获民心，寿光的社会风气也为之焕然一新。

不负平生笑九泉

可杨昕的仕途终究是到头了。在寿光

待了数年后，天顺八年（1464）三月初三，

山东布政司青州府寿光县知县杨昕因贫病

交加，在县衙内宅逝世，享年 46 岁。“贫不

能归其丧，妻子常有饥色⋯⋯卒之日，寿光

人叫号彷徨若无所依，华亭、上海二邑，人

闻之皆哭出涕。”

我不知道杨昕在临终前是否有回顾自

己的一生，是遗憾于“以大其施”的壮志未

酬，还是后悔继承师长的意志做一名清贫

的清官。但为官十余年，知县三地，都深得

民心，听到曾经的子民为他的逝世自发而

悲，应当是做到了当初倪谦告诫的“惟国家

之治天下，以安民为本，而守令之承流者，

以爱民为先。爱民之道以廉为要，持身廉

则心无所蔽而烛理也明，情无所徇而处事

也公。既公且明，民心悦服，其爱之也莫加

焉。求民不安，不可得也”，可以含笑九泉。

他就像千百年来，撑起这个国家民族

脊梁的无数清官廉吏的缩影。诸葛亮有出

师表，岳武穆有满江红，文天祥有正气歌，

于少保有石灰吟。他们呢？他们不曾为自

己的气节忠骨留下文字作品，甚至也无资

格成为煌煌廿四史中列传的一员，可百姓

们自发而歌的“杨中堂，杨中堂，来何迟，去

何忙”“杨知县，为政淡然民自便，各里聚钱

六七万，馈送杨侯侯不盻”，就是他们的丰

碑。即便隔着千百年的时空长河，依然能

穿透历史迷雾，让后来者仰之瞻之，学之向

之，使正气清风一脉相传。

郑敬衡烈士故居正面

杨昕故里周苌，傍山枕水，飞云江从这里大折弯流淌而过

■徐立

郑敬衡烈士故居侧门


